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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岛与秦始皇芝罘岛与秦始皇

芝罘岛是个名岛，“千古一帝”秦始
皇，曾三次登岛寻求长生不老药。每次读
到这段史事，我都会觉得滑稽：既想永远
活着，还想活得永远像个小伙子，这老嬴
也太贪心了吧。

我想啊，秦始皇当年急切地寻求长
生不老药，很可能是身体有状况了。尤
其是公元前210年那次登岛，肯定是病
殃殃的，身如秕糠行将就木。年复一
年、日甚一日的超级劳顿与超级享受太
损他的健康了！但他希望自己的神话
能持续到天荒地老，并认为他既然能把
六国一一灭掉，肯定也会把偌大的蓝天

给一口吞下。
芝罘岛没成全他，三次都让他空手而

回。试想，如果他长生得逞，哪里还有后
来的大汉王朝，哪里还会有“汉族”这个响
当当的名字？如果他活到如今，美丽的烟
台海边不知会增加多少阿房宫的分殿别
院，大概率不会允许有电影、戏剧、小说、
诗歌和散文，书店里只卖些算卦治病、植
树种草的书，写文章的人如果不慎写错个
关键词，就会被杀头……

芝罘岛功盖千古，让嬴氏不得不接受
一个浅显的道理：疆域有涯，生亦有涯！
你秦始皇再高大，也高不过我芝罘岛；真

真正长生不老的不会是你秦始皇，而是年
年草树丰茂的芝罘岛！

我经常去登芝罘岛，起初骑自行车，
后来骑摩托车，再后来是开车。现在呢，
步行。

我登芝罘岛，不为长生，而是为健
康。岛上空气清醇，像个好大的氧气
罐，听说岛上的百岁老人挺多的。咱不
求什么“长生”，能活百岁就很不错，对
于平民百姓来说，百岁就是“长生”，长
命百岁嘛。

渴盼“长生”者，活得命短；而不求“长
生”者，反而可能“长生”。

农历正月二十，儿子要去学
校，买的是早晨六点二十的动
车票。我们五点起床，吃了饺
子，就赶紧出发。

几乎一路绿灯，目送儿子
隐入了进站口的人流中，我一
看时间还早，一个念头忽然冒
了出来，去看看海上日出吧。
车经过第一海水浴场，退潮后
的沙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海
鸥，像一地散落的音符。海面
平静得出奇，远远望去像一块
毛玻璃，光亮而不透明。在栈
桥附近停好车，走向海中，脚下
忽然一滑——栈桥的木板上竟
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远处的几
座小岛，像用墨笔勾勒的剪影，
静静地卧在茫茫的海面上。没
有风，海水像抖动的丝绸，一直
绵延到天际。潮水退去了，裸
露的礁石星罗棋布，黑黢黢的，
像散落的火山岩，远处还有几
个赶海的身影在缓缓移动。一
弯残月还挂在西天，淡淡的，像
是等着跟即将升起的太阳，打
个招呼再离开。

我站在栈桥的最东端，望着
东南方向那片越来越红润的天
空。一只海鸥扇动着翅膀从眼
前掠过，逆着霞光，像一只浴火
重生的神鸟。不知怎的，忽然想
起王勃的句子——“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眼前虽
不是秋日黄昏，意境却如此相
似。我赶紧按下快门，把这画面
永久地留下来。

海面被霞光染红了。就在
墨黑的天际线上，忽然出现了一
道细细的红杠——细得像谁的
笔尖轻轻划过。它一点点变粗，
像月牙儿，像小蘑菇，又像半个
火球从海里探出头来。它不停
地变换着姿态，就像一个刚刚睁
开眼睛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这
个世界。短短几分钟里，太阳便
挣脱了黑暗的束缚，把一道狭长
的金光洒在苍茫的大海上，像是
通向未来的金光大道。

看着太阳在刹那间从一个
小红点，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
大火球，原本冷飕飕的空气仿
佛也一下子有了暖意。我想，
正是大自然这样的鬼斧神工，
才让人们对看日出怀有一种
永远的期待吧。就像刘白羽
在《日出》中写的那样：“不如
攀上奇峰陡壁，或是站在大海
岩头，面对着弥漫的云天，在
一瞬时间内，观察那伟大诞生
的景象，看火、热、生命、光明
怎样一起来到人间。”

而此刻我忽然想到，刚刚走
进车站的儿子，不也正像这初升
的太阳么？他即将奔赴的远方，
不也正是他自己的人间烟火、光
明与热么？我转过身，栈桥上的
薄冰在晨光里开始融化，亮晶晶
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银。

忽发奇想，这条通向海滩的陡曲
小 道 会 不 会 是 当 年 秦 始 皇 开 凿 的
呢？很快，我否定了这个猜想。秦始
皇钟情“驰道”。他登上芝罘岛，肯定
是沿着一条白光闪闪的“驰道”往来
驰骋的，在那样的皇家大路上，他的
宝马铁骑、翠华羽葆才会张扬出足够
的至尊气派。

我敢断言，秦始皇三次登临芝
罘岛，每次走的都是那条惨白的“驰
道”。我还相信，他即使是千百次地
登上芝罘岛，走的还是那条惨白的

“驰道”。这帝王的“脑袋”，永远比

芝罘岛的所有岩石都顽硬，他会把
一条道走到底，一直走到天昏地暗
天塌地陷。这顽硬的“脑”即使被历
史的铁幕撞碎了，后来者仍然会如
获至宝把它拼合拼合，扣在自己的
头上，继续顽硬地驰骋在那条惨白
的“驰道”上。

假如说，秦始皇肯屈尊枉驾，非
常例外地走下他的“驰道”，走上眼前
这条新美的乱石小路，来亲身俯视一
下眼前的千云万浪、水远天长以及一
个可爱的健壮渔民的弄潮攀岩，他的
心胸也许会开阔很多，他的日思夜想

有可能会从狭隘的万寿无疆扩展到
江山百姓的长安永康，其治国思路有
可能会从法家的“严刑峻法”这条死
胡同里跳出来，走向儒家的“仁政”、
墨家的“兼爱”以及后来大汉的“清静
无为，休养生息”……

可惜只是假如。秦始皇如果肯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他就不会那么
痴 愚 地 寻 求 长 生 不 老 药 了 。 假 如
这 词 ，有 时 很 幼 稚 很 可 笑 ，但 是 恰
恰在幼稚而可笑的“假如”中，往往
深 藏 着 富 矿 般 的 命 运 转 机 和 历 史
奇迹。

加快脚步前行，小路拱进了一大
片深青的芦苇中，走在苇海里的我
听见了清丽的海鸥叫。出了芦苇，
我突然喊了声“我的天啊”，并且赶
忙刹住脚步——距我一两步的地方，
是一处可怕的断崖。断崖下，沧海
横陈眼前。

海色怎么那么绿啊！从来没见到
如此炫美的绿海！海的远处，空旷若
虚，静寂如梦；近岸处，山岛耸峙，波
嚎浪吼。崖下看不见的海滩上，传来
了怒浪滚石的哗然訇然……

只因换了登岛路线，观赏角度由
仰视变成俯视，视野内的景观，那么新
奇，那么峥嵘，那么苍远。我想测试断
崖有多深，捡了块石子扔了出去，然后
倾听，竟然一直也没听到落石的声
音。那石子好像被氤氲的海雾给吃掉

了，就像秦始皇已被历史的烟云给吃
得无声无嗅一样。

退了几步，远离断崖，我在一条细
小的黄泥小道上小心翼翼地向西面走
着。小道通向了一处更高的断崖，它
坎坷着，扭曲着，蛇身子似的，悄然消
失在断崖的下面，肯定是通向了幽深
可怖的海滩。

果然，不大一会儿，小道的道口，攀
上了一个人，先是头，再是肩膀，胸膛，
腰部，很快地，整个的人爬了上来——
一个黑面长身的赶海人，他手上提个篮
子，肩扛窄板铁锹，篮子里的海鲜，有银
白色的海鲫鱼，有赤甲红大螃蟹，还有
透鲜的蛤蜊和牡蛎。见了我，他先是笑
了笑，然后问了句：“来逛山景吗，伙
计？挺好的啊！”

多妙的一句话啊！质朴，深沉，耐

寻味，既可以把它理解成“这山景挺
好”，也可以解读为“逛山景的雅兴挺
好”，还可以领会为“不为衣食所累，
不受疾病所困，有充裕时光，有乐观心
怀，有了这一切方能有此雅兴，这一切
都是挺好的”。

这民间的口头语言啊，比起当年
李斯那厮的令人肉麻的颂秦铭文，可
有滋味多了！

目送赶海人渐渐走远，我觉得他
好像是从历史的深处一步步地爬上
断崖的，秦始皇当年登岛的时候，这
个老哥也是经常来此赶海吗？我远
远地望着他，望着他走在 21 世纪草
深树青的盛夏午后，望着他走了 2000
多年最终走向了艳阳下那个宁静安
详的东口村。健硕立体的背影，一座
活的雕像。

我登芝罘岛，都是径直去往东口
村，在村子东面走上一个大坡，来到山
后面的海滩上。

这里的海滩很宽广，鹅卵石堆积
得厚厚的，像有几千年的历史。海
上涨潮时，蓝白的大潮冲击着卵石
沙滩，轰鸣如雷，像是很多人正在哗
啦哗啦地翻阅着惊心泣血的史书。
玩够了海滩，坐在凉风森森的山阴
中，喝罐凉爽的啤酒，再吃块香喷喷
的猪头肉，拿起一块卵石在海面上
打出一串水漂儿，让自己充分地回
到童年。也顿悟了一个道理，只要
心情永远和芝罘岛的海一样年轻，
你即使是耄耋了期颐了也会童颜鹤

发、童心勃发。
卧观尖峰在头顶上起舞着碧绿

着，让远近的陡崖峭壁与海色山光扑
面而来。昊天在上，此乐何极！但是
这样的登岛路线走得多了，也不免厌
烦，有时我就想，有没有景色更加奇美
的观光路线呢？去年夏天的一天，登
芝罘岛返回的路上，我发现东口村的
西面有条小路，徐徐抬高，逶迤地伸向
了北面一个绿树浓掩的神秘处。我很
好奇，便去走那条小路。

路是乱石路，不平，也不直，路上
荒草深深。缓坡的两边，白杨树高大
粗直。走上了缓坡的坡顶，复行数十
步，豁然开朗：一大片草地绿茫茫地出

现了！真是想不到啊，这芝罘岛的深
处竟藏着一个“大草原”！

顿时欣喜于这条丑陋的小路了。
草地两端，陡山如壁，走在草地上，四
野岑寂，如漫步远古。继续前行，东张
西望，有点害怕。知了狂噪，蜻蜓乱
飞，小咬扑面，好热的芝罘岛啊！

秦朝的夏天，肯定比现在还热
吧？秦始皇在大热天里也会光着膀
子吧？忽然感到微凉的一阵风，风中
夹带清亮的海腥，又听见了虎啸似的
海声，发现前面是个 V 形山口，嵌在
山口的那块天，分明躁动着混沌的云
气，迥然不同于头顶上那静态的夏日
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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